
雁苍山
2022年7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阿门 电话：65577924 校对：麻丹春 版式：丹妮

6文化周刊

第8
6
3

期

瑜语

初见绣球花是在去年春夏之交，
一好友乔迁新居，应邀前往。好友家
的庭院里种满了花草，女主人热情地
向我们介绍花的品种，尤其推崇她最
得意的劳动成果——绣球花。

说实在的，在这之前，孤陋寡闻
的我并不知道，在美好的大自然中，
还有一种花叫绣球花。所以当时听
到绣球花这个名字时，脑海里首先
出现的是古代抛绣球招女婿的场
景。据史料记载，抛绣球的习俗，最
初是青铜器铸制的古兵器“飞砣”，
而且经常在狩猎中应用，后来逐渐
演变成男女青年表达爱情的方式。

再次见到绣球花已是今年的五
月。听说宁海有个地方因为绣球花
成了网红打卡地，一个周末，兴致勃
勃地来到了宁海骆家坑村，走进了
一个看得见山，望得到海，能拥有花
海的空阔清新的山海之村。

骆家坑村位于强蛟半岛的长山
岗，是临港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也
是一个千年古村落。骆家坑村地处
偏远，当地人用“不上不下骆家坑”
形容自己的家乡。近年来，宁海实
施艺术振兴乡村战略，骆家坑村的
村民们团结一致，利用依山傍海的
环境优势，对村庄进行了有效的整
治提升。村里带有艺术元素的观海
民宿、露营基地、咖啡馆、泡泡屋被
许多游客所喜爱，但最受人追捧的
还属那些鲜艳动人、成群连片的绣
球花。

绣球花也叫八仙花，是一种草
本植物，冬天落叶，春天再生，花型
丰满，大而美丽像绣球，其花色有
红，有紫，也有蓝，可谓五彩缤纷，令
人赏心悦目，是常见的观赏花木。
明清时代的江南园林中都栽有绣球
花。许多不同时代的诗人也对绣球
花多有描写，如宋代诗人顾逢作诗
《正绣球花》：“正是红稀绿暗时，花

如圆玉莹无疵。何人团雪高抛去，
冻在枝头春不知。”赞美绣球花不落
俗的清新雅致。

五月的骆家坑，绣球花绝对是
主角。在庭院前，田野上，村道边，
山坡上到处都有绣球花的身影，有
的鲜红似火，有的洁白如玉，有的
艳紫妖红，还有的像硕大的蓝宝
石，一团团一簇簇，千姿百态，奔放
热烈，灿烂绚丽，仿佛撞击着春天
里骆家坑人们的无限梦想。游客
们也都被绣球花所带来的美景所
倾倒，徜徉在花丛中观赏拍照久久
不愿离去，有的为了取一个好的花
景还排起了长队。当地的老乡对
我们说，村里带领大伙艺术振兴乡
村，特别选择种植绣球花装扮村
庄，现在看起来是做对了，花开时
节整个骆家坑更是热闹非凡，来旅
游的人络绎不绝，也给村民带来了
更多致富渠道。

如果说去年在好友家，我初见

绣球花还没有对其留下深刻印象的
话，那么这次骆家坑之行已十足地
勾起了我对绣球花的喜爱之心。同
去的妹妹也说想买几盆带回家。

骆家坑回来，转眼就到了端午
节。这天，我们兄妹几个相约一起
到妈妈家聚会，发现妈妈家阳台上
多了六盆色彩各异，楚楚动人的绣
球花。妹妹喊道：“妈，哪来的这么
漂亮的绣球花？”“那天后来下雨了，
急急忙忙的，你们不是没从骆家坑
带绣球花回来吗，我昨天特意去花
鸟市场买的，怎么样，你们喜欢吗？”
妈妈边回答边走到阳台。真是知女
莫若母呀，妈妈给了我又见绣球花
的惊喜。我默默地注视着，绣球的
花瓣犹如美丽的蝴蝶，一个个绣球
花由无数个小蝴蝶聚在一起，犹如
一个个大家庭。忽然想到那天在骆
家坑查看到的绣球花的花语是希
望，美好，寓意着圆满团聚。顿时，
一股爱的暖流涌上心头……

绣球花开

周晓绒

当初看见那边在打围墙，我就
很不安。我在这里住了快三十年，
围墙还是刚砌的，我不能给别人带
来经济利益，我就成了多余之物。
我不再是人见人爱，人气爆棚的松
月之樱，名贵的重瓣晚樱，而是碍眼
之物。

想当初我来到小城，这个偏僻
的山海之地。人们对我是多么的关
爱，简直就是宠溺。一位干部去我
的老家考察，他被我高洁的风姿吸
引，不惜打昂贵的越洋电话，请示领
导，又不厌其烦，办理一道道繁琐的
手续，最终扛着我，上飞机，过海关，
经过层层查验，道道检疫，才来到小
城。

我是小城的第一株松月樱。小
城人没见过我的花容，就被我名字
营造的意境所折服。引种者介绍，
这是一株来自异域的松月樱。花开
时节，在春风中宛如一轮明月挂枝
头，培育者赐它芳名松月。听者不
曾见过我，却对我的花容无限向往，
啧啧称赞。好事者顺口吟道：“唯有
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旁
人打趣：“这是樱花，不是牡丹。”好
事者说：“花开时节的心情肯定是一
样的，我期待。”

好多人围着我，小心翼翼解开
我的包装，生怕伤着我，碰着我，仿
佛对着新生儿。含在嘴里怕化了，
捧在手里怕摔了，就是当时人们的
心情。他们一层层撕开包装，一个
个用无比灿烂的笑容看着我，眼里

心里都是期盼和爱怜。我张开双
眼，看到人们热切的眼神。大家为
了给我找个稳妥的安身之地，从上
到下一番大讨论，调研，开会。他们
觉得我将来肯定会是单位的一份荣
耀。他们一致决定我的新住所，东
南角靠近门卫的一块空地。那里阳
光充裕，无遮无挡，我可以汪洋恣肆
地成长。靠近门卫，浇水施肥，门卫
大爷张罗起来方便。长大了就像一
株迎客松，迎来送往，倍有脸面。

门卫大爷给我浇水、施肥，无尽
的关爱。引种者上班一进大门，就
来看我，摸摸树身，捏捏树叶，看我
就像看自家孩儿。在江南的和风细
雨中，我茁壮成长，不负期望，没几
年就长高开了花。我树枝柔软下
垂，树形成伞状，花蕾红色，随着花
朵开放渐变为白色，像雪球，似明
月，挂在枝头，我的花瓣有 30枚，像
层层叠叠的裙裾，我就是人世间最
美的丽人。好吟者赞叹：“松前有
月，照绯樱开，花落似雪，不正是松
月樱吗？”小城人首次看见粉团似的
樱花，口口相传，绘声绘色，经此一
说，都想一睹松月的芳容。门卫管
得严，非本单位者不得入内，好多人
只得在门口张望，远远欣赏我的花
容。不过瘾的，托人关照，才能近距
离观看我，他们带着高山仰止的膜
拜之情。我在骀荡的春风中，着实
得意，听多了夸赞，不免使我飘飘
然，如踏云雾。

我亲爱的看花人，一本较具权
威的樱花专著《樱大鉴》就指明，樱
花原生于中国，小城的山山湾湾就

长满野生的樱花。秦汉时期，已引
种入宫苑，唐时入私家园林。白居
易有诗为证：“小园新种红樱树，闲
绕花枝便当游。”大院里的人，偶有
闲暇，就偷偷溜到我身旁，看花，闻
香。有时闭着眼睛，仰脸等待落
花。我顽皮地“啪嗒”一声砸他脸
上，他不恼不怒，反而欣喜无比，仿
佛中了大奖。指上簪花，翘着兰花
指，捏着花朵，嬉笑着回去工作。上
级来检查，一般也会安排在我盛开
的时节。一进门，我这千朵万朵压
枝低的繁花气势，一下子就征服了
来访者的心，获得夸赞无数，真是一
荣俱荣。

后来边上开了一家有名的宾
馆，新人们结婚办酒，常会穿着婚纱
来和我合影，一时风光无两。

不知何时，人们都忙碌起来，步
履匆匆，也懒得整天关注我。小城
也旧貌换新颜，高楼拔地而起。人
们为了买房买车，看花的心情日渐
式微。

我做梦也想不到，曾经风光无
限，小城最大最高龄，集万千宠爱于
一身的松月，有一天会有这样的结
局。他们施我以暴力，锯了我的枝
干，挖了我的根。反正喜欢我的人
退休的退休，换单位的换单位，已经
走得七七八八，纵使我现在长成了
大树，枝干粗壮，已无人惜。无人
惜，无人惜啊。他们砍我，掘我，锯
我，嫌我碍事。我本以为他们要将
我砍掉，像垃圾一样丢弃。这样也
好，树活千年，不免一死，我死得其
所。想不到他们又没把我丢弃，将

我毁得半死不活，再移到了西北
角。我苟延残喘，度日如年。我在
雨雪霏霏中糜烂，我恨不得老天赏
我一记霹雳，让我在天火中焚烧，来
一次凤凰涅槃。

开花时节，我看见一妇人来到
我曾经的住地。她神情凄然，站了
许久。我杳无踪迹，音讯全无，她以
为我已经死了。我本想忍着伤痛，
大喊一声：“我在这儿。”可我无能为
力，我只是一株没长嘴的树。转念
一想，就算能开口，也不想她看到，
如今丑陋的身躯。这，很残忍。

前几日，她忽然来到了我的身
旁。她抚着我的残躯，喃喃自语：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松月啊。
打听了好多人，才知道你被移栽到
这儿。”她看着我的伤残之身，没有
半点嫌弃。她看见我树身裂开处，
竟然长出一根细长的根须，似榕树
的气根，就鼓励我要绝处重生，焕发
新生。她拍了我乌黑光秃的残枝，
觉得也极具张力和美感，雕塑般的
线条，剑指苍穹，昂扬不竭的生命之
源。她在树下劝我：“松月啊，你要
坚强，要学胡杨，死了还能站上千
年。”我听了潸然泪下。如今我如此
黯淡，容颜尽毁，竟然还有人惦记。
庆幸自己，还是一棵有价值的树。

当天下午，又有一位少妇带着
她的稚儿来到我的新住所。稚儿不
嫌我脸黑、身残，围着我欢笑，给予
我最纯真的笑容。不念过往，不畏
将来，但愿我能熬过伤痛，明年还能
开出绚烂的花朵，仍然是小城最有
资历的松月之樱。

樱之冷暖

骆家坑一角 （吴立高 摄）

王文波

因为她的名字，我终于来到这
个神往已久的“圣地”。

目光流连于布展中琳琅满目
的藏品，明清时期嫁女的热闹场
景、新婚的温馨画面、旧时女子穿
针引线的闺房之乐仿佛立时映入
了我的眼帘。婚嫁的器具、女子的
闺房、各式女红用具……无不在向
我表明，这，就是我心心念念的“十
里红妆”，我家乡的“十里红妆”！

“十里红妆”，这样美的名字，
源于江南特有的嫁女场面。迎亲
嫁女的队伍绵延数里，成了民间让
人向往的红妆之路。

有那么一刻，置身于展厅的我
好像也痴住了，甚至无法以只言片
语来描绘我想诉说的。她让我眼
花缭乱，但是，她又是那么真切地
伫立在那，仿若在向你“诉说”着
什么。

我看见一张张金碧辉煌的“千
工床”，好像一座座变小了的戏台，
演绎着旧时古老的不为人知的情
节。那时的人，讲究的是“一生做

人，半世在床”的处世理念，真真契
合了“人生如戏”这句话。还有几
架雕刻精美、让人叹为观止的花
轿，朱漆为底，雕龙画凤。我想，那
时出嫁的女子肯定很幸福吧，离家
固然感伤，好在还有美的花轿可冲
淡出嫁前的酸甜苦辣，聊以自慰。

辗转于展厅，看见了各式各样
雕刻精细的木桶，还看见了新娘别
致的梳妆箱、红盖头、针线箩……

让我印象深刻，或说内心震撼
的，是一个朱砂和金饰打扮得十分
精致的缠脚架。这个令无数少女
痛苦的缠脚用具，就这样“赤裸”地
陈列在我面前。一刹那，我联想到
了如“长妈妈”那样的旧时女人，因
为封建和愚昧，在那时承受着“理
所当然”的苦难。

走出展馆，我向工作人员打听
这个地方的来历。“十里红妆”博物
馆内的藏品，据说是一位姓何的先
生，从自己二十多年来收藏的上万
件精品中选出来的。

这里千姿百态，风情万种。真
如她的名字那样，十里红妆，妆点
了江南婚嫁的文化之美。

十里红妆心弦

光影

拂衣

行驶在高速路上，道路两边的
高压铁塔耸立，铁塔之间的电线斜
斜地将天空分割成五线谱。凝望
窗外，天气晴好，云朵变幻着身形，
那么缓慢，那么厚醇，似乎就在我
们的头上，伸手可摘。远处看，层
层又叠叠，连绵起伏数里，看不到
尽头，云的那边似乎藏着一个宫
殿，云殿里是不是还有另一个世
界？那一刻，我想停下来看看云。

自搬新居后，偶尔会在下班途
中见到最后一抹晚霞。总是会晚
那么一刻钟走出单位大门，晚霞最
热烈的时候已经褪去，仅剩下天边
一道残红，只能在朋友圈里看到各
种打卡留影。一次周末，从家中出
来，看到西边红日欲落未落，天的
那一边有什么？便催促着先生驱
车向西，一路飞驰。我与太阳比时
间，想赶在日落前一睹云霞全貌；
想看一看躲在高楼后面的欲说还
休；想看一看那动人心魄、一望无
边的绚烂；我知道它就在那里。可
是，我忘记了，人永远抵不过时
间。太阳并不是慢慢地落入水中，
而是瞬间掉落的。几息的功夫，光
芒就褪去，一路行驶的途中，我眼
望着它慢慢黯淡，那轮红日一直在
前方，无论如何飞奔，它始终不远
不近在你前方。就这么眼望着它，
好像是一点一点，又似乎是一转眼
的功夫，暗了下来，原先绯红的天
空变成胭色，带着几分灰朦，几分
蓝调，几分烟紫，慢慢蓝色和黑色
越来越浓郁，直到完全吞没。

突然想起初三那年，班主任带
我们去奉化溪口秋游。中二期的
少男少女，借着中考前放松的幌
子，浩浩荡荡，一路向北。那个时
候，班里的学生已经自然而然分成
了两派，成绩好的同学，开始懵懂
地认识到，接下来的日子是改变人
生道路的关键，显得异常沉默。成
绩差的学生，带着兴奋，有些世故，
又有些天真，他们抓紧最后的狂
欢。家境好的学生带了相机，那
时，拍照最流行的手势是剪刀手。
他们不知道，又或者明明知道却装
作不知道，不久以后，大家就将真
正地各奔东西，这样无拘无束的日
子并不会很久。

车上，同学们或低声细语、或
谈笑风生，或打闹嬉戏，此时的我
因为晕车，显得格格不入。忽然，
全车的人都骚动起来，我半眯着
眼，勉力睁开一看，车子正开在半
山之中，雨后初晴，云雾环绕，目之
所及，烟波浩荡的云海，恍若仙境，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云海。

那时的我还年轻，并不懂得美
好的事物总是可遇不可求，人生中
有些东西一生也许只会遇见一
次。正饱受晕眩之苦的我，只随意
看了一眼就缓缓闭上眼睛，心里想
的却是，未来的人生如此漫长，以
后会有无数次机会睹见云海，待下
一次再细细欣赏吧。事实上，直到
现在，我都没有再见过如此壮观的
云海，没有见过这般伸手可采撷，
近在咫尺的美丽，我以为的无数次
机会，竟然一次都不曾有。

2013年的国庆假期，亲友们相

邀去嵊泗列岛游玩，在经过 5个多
小时的船程后，方才到达。那是一
片尚未完全开发的渔岛，岛上寥寥
可数的店家，民宿也极其简陋。还
记得后来归程途中，一对来自上海
的退休老夫妇一直在抱怨，渔岛的
简陋，夜半路边的走动声、车鸣声，
以及凌晨时分当地村民的叫卖声、
笑谈声，他们忿忿宣传册上的名不
副实，被欺骗了过来。我们在岛上
呆了三天，男人们兴致勃勃带着鱼
竿去海钓，女人和孩童们到底游玩
了什么，如今已经记不大清楚。有
的时候，我们明明经历了许多事，许
多人，但是很奇怪，真正占据了我们
记忆和大脑的也许只是几个片段，
几个场景。甚至于，当你回忆起你
的前半生，或者回顾往昔，留下的也
许只是某一次旅行，某一次痛哭，某
一次对话，某一片风景，那些瞬间和
片段牢牢地盘旋在你的记忆深处。

来到海岛后，我们决定第二天
去看日出。当地渔妇看了看傍晚
时分的天空，对我们说，明天不是
一个看日出的好天气。即便如此，
也阻挡不住我们的热情。清晨 4
点，几个女人和大小孩子就出发
了。步行半小时，打着手电，登上
细窄的山路，耳边不时传来几声犬
吠，路边还能看见背包客搭建的帐
篷，终于来到看日出的最佳方位。

那天早上的云层很厚，我们一
直等待着太阳从海平面跃出的那
一瞬间。可是，整个海面都是厚厚
的云层，起初是灰色的，看不见一
点太阳的痕迹。逐渐，云层被镀了
一道金边，连着山连着海，云层变
得越来越红，越来越亮，太阳的光
芒从云层中喷薄而出，映红了整个
海面。是啊，再厚的云也阻挡不住
太阳的光芒，站立在海对面山顶上
的我们，就这样与海、与云、与天空
遥遥相望。我们一直守望了很久，
直到太阳完完全全露出脸来，也不
曾见到太阳跃出海面的那一瞬。
站得久了，无意间一个转身，就在
我的身后，一大片红色的云彩，压
得很低很低，和天空的蓝色，交相
辉映。那是海对面的阳光投射到
了此处的云层，我们站在山的这
边，就像站在一幅油画里，身边的
云彩美得失了真，我拿起手中的相
机，拍下那一瞬间。很多年以后，
我才明白，当时以为上天留下的遗
憾，其实早就通过别的方式补偿给
你，这样磅礴大气的日出，这样绮
丽绚烂的景象，一生也难遇见几
回。有的时候，你想要的是这一样
东西，得到的却是那一样，苦苦寻
觅求而不得，蓦然回首却在灯火阑
珊处，你以为会和这个人在一起，
却和那个人走了一路，命运交托给
你什么，其实没有办法预测。

如今，依旧喜欢看云，“天上浮
云似白衣，斯须变换如苍狗”。可
是，这天上的云，不同于世间的树，
林间的鸟，每一片云都行踪不定，
每一片云都下落不明。金庸在小
说中这样说：“你看，天上的白云聚
了又散，散了又聚，人生离合，亦复
如斯。”只是，那聚了又散，散了又
聚的从来都不会是两片相同的云
朵，他们聚就聚了，散就散了，再也
不会回头。

白云苍狗


